
◎◎城市动画

【心窗】
穿过川流不息的人

海，走进都市一隅的家门，

总有一些小事令你不能

释怀，影响着你的心情，

把它记录下来，让它成为

岁月的书签。来稿请写明

作者真实姓名、电话、地

址及本人中国银行储蓄

卡号，以便采用后发放稿

酬，谢谢对我们工作的配

合！

电话：0471-6635311

Email：bfxbcyws@163.

com

◎◎往日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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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拼盘

红大烩菜
侉侉现在真是越来越接地

气了，也越来越变得日灵了。

那天，他电话里告诉我说：

“三哥来我家中午吃饭哇？”我这

人吃饭特别挑剔，不是顺口饭不

感兴趣。于是就问：“吃甚了？”侉

侉很自信地说：“不用问，保管是

你爱吃的。来哇！”我还是不放心

地追问到：“到底吃甚好东西了，

这么神秘？”

侉侉这才告诉我，“媳妇儿

刚才来电话说烩红大菜了，你不

是就爱吃烩菜嘛！”

我一时闹不清楚这个红大

菜是什么品种菜？就追问侉侉，

心想这种红大菜大概是侉侉从

河北老家闹回来的吧？侉侉说：

“反正媳妇儿就说叫红大菜，她

们那里的人也都这么叫了。用

猪骨头烩了，你来了就知道

了。”

我去了侉侉家，看见凉盘

准备了三四个，还有两个从河

北过来一起和他闹公司帮忙

的小侉侉。我一看这架势，显

然是准备喝几口呀！知道侉侉

的库存没什么好酒，于是，就

回家提溜了两瓶能说得过的

好酒。

二小侉侉是侉侉的侄子，平

时不喝酒。那个大小侉侉嗜酒如

命，而且是每一次我从家里拿上

酒，他首先是用手机扫描，看价

钱是多少？接着就是拍照，发到

侉侉的故乡朋友圈了。喝酒过程

也是这样一种固定模式，如果酒

贵，他自己端起酒杯的频率高一

些，有一种“肥水不能外流”的打

算。如果价格一般，他劝酒给我

喝的多一些，有一种“吃你喝你

先敬你，只是为了下一回”的盘

算。

酒至几巡后，侉侉媳妇儿

端上来了猪骨头豆角烩菜，多

么熟悉地舌尖上的口味。可我

还是渴望期待着侉侉说的那个

红大烩菜什么时候上来？于是，

心里也就有了另外的计算。咱

先喝酒，等红大烩菜上来再吃

饭。

由于那天我拿的是酒好喝，

大小侉侉喝酒的频率很快，不一

会儿，两瓶子酒所剩无几了。这

时侉侉说：“不要喝了，吃饭哇！”

这时我才发现我要吃的红大烩

菜还没有上来，于是，问侉侉红

大烩菜了？侉侉指着盘子说：“哉

不是红大烩菜嘛！”

啊呀呀！原来他说的猪骨头

烩豆角就是传说中的红大烩菜

呀？侉侉你会不会说话？

我问侉侉你们河北叫豆角

叫甚了？他说是也叫豆角。那怎

么从你嘴里出来就成了“红大”

了？侉侉说：“媳妇儿他们家就是

这么叫了，我以为是和猪骨头烩

在一起，就成了红大烩菜。”接着

侉侉还不忘幽默地说：“咱入乡

随俗了哇！”

这个时候我才算是彻底的

明白了，家乡好多地方称豆角不

叫豆角，而是叫红豆儿，种豆角

也不说是种豆角，干脆叫种红豆

儿，由于方言发音的问题，有的

地方发音红豆儿变成了红大了，

准格尔旗有的地方就一直这么

叫了。

这个时候侉侉媳妇儿出来

了，她说我们那地方就一直叫红

大了。当然，对于侉侉媳妇儿的

方言我很理解，也完全能够听

懂。可是，这句话出自侉侉的直

译就很让人费解了，你就是再好

的民俗方言专家恐怕也破译不

出来。

侉侉是个好侉侉，也是一

个名牌侉侉。这多少年来，他为

了更接地气和适应我们这个地

方的生活，基本把他的母语方

言全丢了，只是和几个小侉侉

在一起，你才能听到他侉的很

厉害的邯郸方言。侉侉学准格

尔方言学的很用心，但我听来

却怎么也不像是准格尔方言，

越听越像是偏关和府谷方言，

不过这个也不难理解，就和我

一说普通话就说成伊普一样，

浑身不自在。

我家里有几本关于方言的

书籍，我准备给侉侉赠送一

本。 文/杜洪涛

杏黄黄
“黄绵杏儿，十元三斤”，小

区院里小贩悠长的叫卖声把我

的思绪拉回到百里之外的那个

小山村。那里是我真正的故乡，

那里有我真真切切的童年。在我

的记忆中，童年最美好的事情莫

过于在麦熟时节吃上一捧又甜

又软，金灿灿、香气诱人的黄绵

杏儿。

我的家乡在和林格尔县一

个偏僻的小山村，每到春暖花

二爷
这是一座内河老码头，当年

出城人都喜欢这条水路，票便

宜，挤着一船都是乡里乡亲的，

特热闹。二爷是跑这趟小客轮

的，黑黝黝的，亮着嗓门，夏天跑

船热的时候，常是畅着小褂，露

着胸毛，从船头走到船尾。

一座城的人几乎都认识他，

喜欢喊他二爷。其实二爷姓孙，

在内河航运上干了一辈子，年轻

时从农家出来，顶职上岗到从这

码头的站长位置退休。

二爷是个热情的人，码头

前老街街坊有个家长里短摆不

平的，都喜欢喊二爷去吆喝几

句。过去码头上有些个扒手的，

也是躲着二爷。二爷瞪着眼，恶

狠狠地说，这是我的地盘，都是

乡亲，偷鸡摸狗的事少干点。二

爷那锻打乌黑的身板，怔住那

些扒手。

随着陆地交通越来越发

达，水路越来越萧条。往日一天

七八趟的小客轮减少到一两

班，最后干脆就停航了。喧闹多

少年的老码头沉寂起来。随着

内河改造，城市扩展，老码头的

趸船位也全被拆掉筑坝，最后

就着老码头的位置建起了街头

公园。

老码头的候船室位置变成

开，盛开的杏花把坡前梁后染成

了一团团紫色的云朵，杏花的香

气随着春天的微风飘荡的很远

很远。每到这个时候，母亲就会

拿出那件洗的有些发白的蓝色

大夹袄，对我说：“去吧，给你大

姥爷送去吧，他又准在山沟里转

上了，他胃不好，风又大。”母亲

对我所说的大姥爷，是母亲的本

家大爷，人长的高大魁梧，可惜

终身未娶家室。上了年岁，就由

这些本家侄儿侄女照顾照顾，而

在这些侄儿侄女当中，母亲是照

顾他最多的一个。

由于他没有家室，又上了

年岁，村里就让他看管村子里

的杏树林。在我的记忆里，大姥

爷不苟言笑，又极其认真。春夏

两季，一顶洗的发了灰白色的

黑毡帽盖住了他花白的头发，

一件褪了色的蓝色大夹袄，贴

在他的身上。而这件蓝色大夹

袄正是母亲每年为他浆洗的。

每当我把这件大夹袄送到大姥

爷手上时，他总会说：“你母亲

是侄女当中最孝顺的”。每年我

都要把这句话转给母亲，母亲

听了只是淡淡的一笑，从来不

说什么。

转眼，割麦时节到了，村子

里的杏儿也该熟了。这是一年

中大姥爷最忙的时间，既要看

管杏林，又要帮村子里出售杏

子。每当这时，大姥爷就不能回

家了，白天晚上都吃住在山里，

这个时候，我便又多了一项任

务，每天中午，给大姥爷送一次

饭。这当然也是我一年中最乐

意做的事情，因为每当我把饭

盒双手递到大姥爷手中时，他

总会说一句话：“自己捡着吃，

那边有熟好的”。我便像卸掉了

千斤重担，撒着欢儿向一大堆

一大堆金灿灿的黄绵杏儿奔过

去。随手抓起一把金灿灿的杏

儿，顺势在裤腿上一蹭，连杏儿

带核儿一起塞进嘴里，有时，我

能一气同时塞进嘴里三颗大黄

杏呢，这也是我最引以为自豪

的一点，总要和小朋友们说上

一阵子。大姥爷的盒饭也吃过

了，我也差不多吃的够撑的了，

仿佛肚子里再也盛不下一颗杏

了。临走时，大姥爷总要张罗着

给我提一袋杏儿，但每每被我

拒绝了，因为我在家临出门时，

母亲再三叮嘱，绝对不允许我

从大姥爷那儿带杏儿回来。

那一年，大姥爷带着无限

的留恋离开了这个世界，记得

母亲很伤心。临末，母亲说了一

句话：“你挑着吃杏的日子也到

头了”。大姥爷走了两年之后的

一个春天，母亲不知从哪弄来

一棵小树苗栽在我家老屋后

面。母亲告诉我，再过两年，你

又可以尽情的吃杏了。记得吃

自家的杏是我上初中后的一个

周末，我们那里初中生都要到

乡镇里住校上学。我刚把自行

车停好，母亲兴冲冲地端出一

个小盘子，盘子里放着三颗大

黄杏，金灿灿圆滚滚的杏皮上，

小小的红脸蛋闪着油亮的光，

我来不及多想，一口气把三颗

杏吃了个精光，然后略带遗憾

的问母亲，怎么就三颗，母亲微

笑着，略带沙哑地说：“咱家老

屋后那棵树上的，头一年挂果，

只结了五颗，另两颗熟的早，没

注意掉下来让小鸡啄了，就剩下

三颗了。”母亲刚下地劳作归来，

头发有些蓬乱，两只粗糙的大手

端着空空的盘子站在小院中央，

微笑着看我一口气吃下三棵大

黄杏。在以后的许年里，我总能

在麦熟季节吃到母亲自己种树

挂果的大黄杏。

去年夏天，我带着妻儿回老

家，母亲把孙儿搂到身边说：“邻

村的杏儿熟了，奶奶带你摘些鲜

杏吃，你愿意吗？”儿子高兴地挣

脱母亲的手说：“愿意！愿意！当

然愿意啦！我可以上树玩喽。”母

亲说：“可有一条，不许上树，只

能在下面等着”。我看他们真的

要走，忙解劝道：“妈，路又远，你

又腿疼，我看别去了，想吃明天

到乡镇里买些就是了。”母亲听

了我的话，没有说什么，讪讪地

走开了。

母亲的神情我看在眼里，我

真的后悔了。

听着楼下小贩的叫卖声，我

下定决心，今年麦熟时节，一定

要带着母亲，领着儿子到邻村摘

回杏儿…… 文/吕 沛

了大树下的临水平台。住在码

头老街的二爷，常是夏天傍晚，

放个竹椅，搭个汗巾，着个漂白

的背心，左手提个半瓶老酒。右

手捏起小木凳上堆着的小碟卤

膀爪花生米，吃了大半辈子的

老街口张家卤菜，二爷从没腻

过。

逢到老街坊路过，总要问

候一声，“二爷，喝着呢！”背着

书包的街坊娃们，也随着喊“二

爷爷，喝酒呢！”二爷总喜欢招

呼着，“娃来，二爷爷给片卤肫

吃。”

有时候二爷喝酒坐在竹椅

上，半晌啥也不说，沉默着，一

口一口往嘴里倒着酒。多半想

起当年老客轮上下船客热闹的

场景。

一日里，老街来了地产商，

吆喝着整片区域要拆掉盖起高

楼。老码头开始争议起来，让老

码头街坊搬到郊区，街坊都不

答应，说对这老码头有着情结。

让街坊补新房差价，更是让街

坊不乐意了，那郊区的地段能

和城中老街相比么。于是街坊

们和地产商起了争执。又过些

日子，来了一批扛铲弄棒的，要

硬拆。街坊一下对立起来。二爷

把街坊们往后拨弄拨弄，一个

人和强拆的理论起来。话不投

机，场面忽然乱了。二爷混乱中

被哪位后生敲了一下，失去知

觉。

二爷醒来时，病床前围了一

圈街坊。二爷出院后，走路有点

跛。街坊们喊着二爷，二爷一摆

手，叹气只喊老了，不中用了，以

后喊老孙头得了。

一日里，二爷依旧在小方凳

上喝酒，来了几人，把二爷围了。

二爷一抬头，认识，街道主

任。其他几位？主任微笑着介绍

说，其他几位都是市里领导。领

导说，听了民意，在老码头走走

看看，这里是一块完整的老街。

市里面准备把老街全部保护起

来，重复当年模样，体现城市文

化的记忆。

二爷有功，被聘为城市打造

老街的顾问。 文/杨 钧


